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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重视本地文化保育，最近
香港非遗建议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南
音的传承有着落了。”香港音乐学者、南音爱
好者及弦乐演奏者余少华说。

此前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几位南音表演
艺术者正在一个临时工作室里交流演奏心
得。他们正就一首南音名曲 《客途秋恨》 分
享着各自的心得和体会。

在人们的印象里，南音演奏者通常都是
一些戴着盲镜、上了年纪的老者，好像只有
他们能将那种低沉哀婉、荒远悲凉的感觉演
绎出来。而眼前这 4 位都是业余爱好者，他
们中有人拥有自己的公司，有的是大学教授。

前香港中乐团乐师、擅长演奏琵琶的何
耿明说，南音作为他们的兴趣爱好，是把大
家聚在一起的动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工
作之余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弹弹乐器，最
惬意不过。”

梁凯莉主要负责南音演唱。与很多年轻
人一样，从前的她喜欢唱流行音乐，直到
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帮母亲排队买粤
剧 《西楼错梦》 的门票，到现场一听，便深
深迷上了粤剧和南音。

不久后，她颇费周折认识了澳门南音大
师区均祥，此后便跟随他学艺，每周都要去
澳门上课。“唱南音能让我的心静下来，仿佛
是在诉说一个老故事，带着听众重游斯情斯
景、旧时旧地。”

南音作为一种用广府方言说唱的曲艺，
是20世纪上半叶香港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流
行音乐。当时的演唱艺人多为盲人，男者称
瞽师，女者称师娘。他们多在茶楼、酒馆等
地表演，而师娘也会被邀请到大户人家中，
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演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音机开始普及，

南音还登上了电台，由一些粤剧老倌们为听
众演唱经典或新创作的南音曲目，深受港人
喜爱。

南音的伴奏乐器主要有筝、椰胡、扬
琴、洞箫、秦琴或琵琶，较流行的曲目有

《客途秋恨》《霸王别姬》《梁天来》《大闹广
昌隆》《祭潇湘》《男烧衣》《大闹梅知府》
等。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音乐开始
以西方品味为主流，并随着一些知名瞽师及
师娘相继离世，南音逐渐开始没落。当时著
名的南音艺人主要有杜焕、润心师娘及李银
娇师娘等。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已有人意
识到南音作为香港传统音乐在传承上的重要
性，于是人们将南音唱家如甘明超、区均
祥、唐健垣等人的歌声收录在 CD 里，留作
保存。

余少华说，2007年他担任中文大学音乐
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馆长时，为了让南音“后
继有人”，参与监制了杜焕南音精选 CD《诉
衷情》。后来为了推广，在香港举行了一系列
活动，还在澳门等地举办了多场南音音乐
会，反响不俗。

“看到香港仍有人关心这种濒危的本土说
唱曲艺，感到很暖心。”余少华说。

据余少华介绍，现在关注南音的学者越
来越多，他们从非遗保护、地域文化、历史
传统的角度，对南音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及
评论，都取得了一定成果。现在政府也大力
加强香港有形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对于提升香港的文化自信大有助益。

“南音不会成为绝响。”中文大学音乐系
博士生陈子晋说。在他的同学和朋友中，有
不少年轻人喜欢观看南音、谈论南音，还有

一些人会专门学习南音演唱及乐器演奏。“我
们想通过自己的一分力，将这个具有本地特
色的音乐生命延续下去。”

南音中的长篇说唱多为含忠、孝、节、
义等理念的历史故事，所以除了娱乐，南音
还有着文化、历史及社会价值。有音乐学者
呼吁，可将包括南音、木鱼、板眼、粤讴等
在内的香港传统音乐带入课堂，让学生怀着
开放、包容、多元的态度去了解更多的中国
音乐。

现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许多南音
爱好者常常在位于金钟的乐茶轩茶馆聚会，
听唱、聊天，继续传扬着南音的故事。

坐在榕树下，听南音、北管“并蒂开花”，是
侨乡福建泉州老一辈人最难忘的记忆。

北管是一种丝竹民乐，源于晋唐时期的
梨园音乐，光绪年间从江淮一带流入泉州泉
港，其风格既保留江淮民歌的明朗幽雅，又
加入闽南、莆仙音乐的温婉秀丽，因而备受
当地人喜爱。

“小时候，每个晚上，村里都会有几个老
艺人吹吹拉拉，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泉港
北管传承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庄炳文回忆道。

这项艺术也吸引了当时年仅 9 岁的庄炳
文，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拜师国家级北管传
承人庄能宗，学习北管。

10岁登台演出，13岁参加第二届“武夷
之春”音乐会获得第一名……庄炳文和北管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热到冷，北管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
庄炳文说，上世纪90年代末，北管艺术后继无
人，“就剩一些老人在唱，年轻人都不学了。”

出于对传统民乐的热爱，2004年，当时
还是惠安县高甲戏剧团团长的庄炳文选择回
到泉港，召集了一些朋友，到社区举办免费
的北管培训。

“一开始就 20 来个人，大部分都是小学
生，很多家长都不理解，认为这是出殡送葬
才唱的。”庄炳文说。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选择迎难而上。据
他回忆，当时的生活就是“没场所、没经
费，每天到社区里做宣传”。尽管如此，过了
3 年，学生人数也只是上涨到 40 多人，迫于
经济压力，他停掉了北管培训班。

离开北管教育的庄炳文转而通过表演来传
承这项艺术。2011年，庄炳文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创办了锦祥北管艺术团，团里40多人，大

部分都是精通乐器的民间艺人或北管传承人。
“主要活动就是走基层，和各地北管队老

艺人切磋交流。”庄炳文笑道，“成立艺术
团，大家觉得比较上档次了。”

随着锦祥艺术团影响力扩大，泉港各地
的北管乐团和乐社层见叠出，人们对这项艺
术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观。

2012年，当地政府设立了北管传承保护中
心，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担任负责人的庄炳
文开始“重操旧业”，继续从事北管公益培训。

“这里是我们平时教孩子的地方，大约有
200人，笛子两个班，弹拨三个班，打击乐一
个班……”面对记者，庄炳文如数家珍，“明
后天还要去两所小学上北管课程，目前还在
泉州艺校带大专学生……”

现在，北管教育几乎占据了庄炳文全部
的生活，但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让这项古老

民乐流传下去，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我带这些孩子参加义演，他们的家

长都非常支持，有的还会自己过来看，学生
的年底汇报演出总体来说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了。”下一步，他打算组建一个“北管少年艺
术团”，让成绩突出的孩子有更多表演机会。

随着学习北管的孩子增多，庄炳文也表
达了他的隐忧：“现在一共7个班，老师只有
10人，有时候遇到他们没空，只能我自己顶
上，外出表演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又当搬运
工，又当清洁工。”

在他看来，虽然手下的艺校学生有的会
回来帮忙教孩子，但大部分都“不够热爱，
学了就走，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

“袅袅余音，代代相传。”庄炳文说，“我
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把北管这一古老艺术继续
发扬光大。”

巴西外交官里卡多·波图加尔和中国
妻子谭笑，《鱼玄机诗集》 和 《中国唐代
诗选》 的葡文译者，向葡文世界传递中华
诗韵，这样的组合堪称“双剑合璧”。

在步入外交领域之前，波图加尔是一
位文学青年，拥有巴西南里约格朗德联邦
大学的葡文文学学位，业余时间喜欢写
诗，出版过诗集。

波图加尔与中国的缘分，始于 2001
年。他被巴西外交部短期派驻到上海。待
他返回巴西后，已经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古
诗词充满兴趣。2003年，通过自学初通中
文的波图加尔被正式派往巴西驻中国大使
馆工作，他彻底被中华诗韵征服了。

那时候，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唐代的王
维。当他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
哥著名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翻译的王维
诗作时，迅速被诗中空灵的意境所征服。

“王维的诗写得太棒了！短短一句话里有
很多感情，而且能在一首诗里不断变化场
景 ， 带 着 你 去 很 多 不 同 的 地 方 ， 太 美
了！”波图加尔发出这般感慨。

不过，波图加尔很快发现，尽管唐诗
的外语译介已经十分丰富，但是能读到的
葡语版本少得可怜。即便有，也大都是葡
萄牙使用的葡语，而不是巴西使用的葡
语。从此，这位“诗人”外交官开始自己
翻译唐诗的历程。

缘分自有天定。很快，波图加尔的
“缪斯”翩然降临。中国女孩谭笑突然有
一天出现在他面前，应聘巴西驻中国大使
馆翻译职务。两人因诗结缘，成就一段佳
话。波图加尔将自己陆续翻译的唐诗给谭

笑看，从小熟读古诗词的谭笑润色修改，
给他解释诗人在字里行间传递的意境。波
图加尔不仅直接从中文进行翻译，也会借
鉴英文或西文版本，而谭笑则负责最后的
把关。

尽管是夫妻恩爱，两人在翻译过程中
依然免不了意见不一的时候。比如在翻译
杜甫 《天末怀李白》 中“应共冤魂语，投
诗赠汨罗”时，波图加尔因为音节的需
要 ， 简 单 地 把 “ 汨 罗 ” 直 接 翻 译 成 了

“河”。谭笑就不干了：“汨罗不是一条普
通的河，它背后有屈原投江的典故，不讲
清楚这个，杜甫写这句诗就没意义了。”
最终，两人达成妥协，用注释的方式向葡
语读者解释汨罗的典故。

两人的心血得到了巴西文学界的认
可 。 2014 年 ， 波 图 加 尔 和 谭 笑 合 作 的

《中国唐代诗选》 获得雅布蒂文学奖翻译
类二等奖。这部诗集收录了 32 位唐代诗
人的 208 首作品，这是中国经典翻译类书
籍 首 次 获 得 这 一 巴 西 最 高 文 学 奖 。 此
前，他们合译的 《鱼玄机诗集》 在巴西
问世，只因数票之差与雅布蒂文学奖擦
肩而过。

离开中国后，波图加尔先是在拉美
工作，不久前又转赴布鲁塞尔担任副总
领事。但是，夫妇俩有关中华诗词的翻
译工作一直没有停歇。谭笑表示，他们
正在进行 《中国唐代诗选》 第二册的翻
译工作，目前已经翻译了 100 多首，主要
是 第 一 册 中 没 有 收 录 的 一 些 诗 人 的 作
品，如王勃、元稹等人的作品。除此之
外，两人还计划把毛泽东诗词向葡语读
者进行译介。

波图加尔的最大心愿是让巴西人能
够读到更多中国诗词。“中国已经是巴西
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巴西人对中国的了
解程度还不够，这些美好的诗词应该被更
多的巴西人欣赏和了解。”

棂星门是山东曲阜孔庙的第一道门。
过泮水桥，可见一座冲天式三门四柱石牌
坊，额坊上阳刻着“櫺 （棂） 星门”三
字，为乾隆十三年 （1748年） 清高宗弘历
题写。

下面是导游对孔庙棂星门的介绍——
说到棂星门，据说有一段乾隆造字的

故事。“棂”的繁体字为“欞”，当年乾隆
题字的时候，觉得“欞”字笔画太多，同

“星门”二字写在一起，笔画粗细很难统
一，就自作主张，把右下部的“巫”字给
去掉了。中国旧时有“名人笔下无错字”
的说法，皇帝是真龙天子，更有造字的特
权，于是“欞”就变成“櫺”了。

按导游的说法，“櫺”字应为乾隆皇
帝所造，是他下命令将“欞”字下面的

“巫”给去掉的。如果此说法成立，那么
在清乾隆以前，是不会有这个“櫺”字
的。可是，早在唐代孙过庭所书的三国何
晏 《景福殿赋》 中，就出现了“櫺槛披
张”的字句。翻开古籍文献也不难看到

“櫺”字，如东晋孙绰 《游天台山赋》：
“彤云斐亹 （wěi） 以翼櫺。”东汉班固
《西都赋》：“舍櫺槛而却倚”。

其实，只要查阅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
字》，就会发现在这本我国第一部字典
中，收录的就是这个“櫺”字。许慎的解
释是：“楯 （shǔn） 间子也。从木霝声。”
楯为栏干的横木。

至于“欞”字，最早收录在南朝梁代
太学博士顾野王的 《玉篇·木部》 中，解
释为：“欞，长木也。”元代《古今韵会举
要》注明：“欞，通作櫺。”

如此看来，“櫺”的出现要远远早于
“欞”，二者可以通用，后来都简化为
“棂”。故而这种乾隆造“櫺”字的说法，
颇有点“爸爸长得随儿子”的滑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
研究》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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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故事

曲阜孔庙棂星门——
乾隆造“櫺”字甚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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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棂星门”门额

“櫺”《说文解字》“櫺”《说文解字》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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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荃湾三栋屋博物馆，艺术家在表演南音曲目。 王申摄 （新华社发）在香港荃湾三栋屋博物馆，艺术家在表演南音曲目。 王申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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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诗选》封面


